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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张兰霞，那丽杰，王乐乐，毛孟雨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运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方法，对 742 名员工的跨域

网络使用行为进行了类别划分，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差异 .

研究结果表明，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可分为 3 种，分别命名为回避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适度型跨域网络使用行

为和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其中，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水平最高；同时，与工作

家庭冲突相比，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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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the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s of 
742 employees were classified by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method.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on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was furth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employees’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y are respectively named avoidant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moderate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and active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of employees with active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is the highest.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employees’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work‑family 
enrichment.
Key words：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cyberloafing；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伴随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

的日臻完善，员工不再是仅仅关注自身的工作，

而是更加注重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 . 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使得工作与生活不再受场所和时间的

限制，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日益模糊，致使

其不得不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工作家庭关系：一

方面是相互对立的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面则是

相互支持的工作家庭增益［1］. 研究表明，无论是工

作-家庭冲突还是家庭-工作冲突均会降低员工

的幸福感［2］和满意度［3］，也会导致员工的创造力

下降［4］；相反，无论是工作-家庭增益还是家庭-
工作增益均会提高员工的幸福感［5］乃至工作绩

效［6］. 基于此，探讨如何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增加

工作家庭增益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 然

而，目前多数学者从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某单一

视角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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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忽略了个体资源的跨领域流动以及其对

员 工 工 作 家 庭 关 系 的 影 响 . 依 据 资 源 保 存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COR）理论，无论是个

体还是组织，其所拥有的资源都并非是独立的、

静态的，而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相互流动、相互联

系和相互影响的，并且工作家庭关系的本质就是

资源跨领域流动和转移的结果 . 因此，资源保存

理论为从跨领域视角深入探究工作家庭关系的

形成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 .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目前从员工跨域行

为视角探究工作家庭关系前因的文献，主要涉及

工作连通行为与网络怠工行为两个变量 . 工作连

通 行 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WCBA）是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如上班前的清

晨、下班后的夜晚、节假日）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

进行工作或与同事、领导等交流的行为［7］；而网络

怠工行为（cyberloafing，CL）则指的是员工在工作

时间主动借助互联网，查看与工作无关的网页或

者接收并发送与工作没有关系的电子邮件的行

为［8］. 研究证明，工作连通行为和工作-家庭冲突

以及工作-家庭增益均存在正向关系［9-10］；König

等认为，员工在工作中使用互联网处理私人事务

不利于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11］；然而，Kühnel 等

在研究中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工作中运用网

络 处 理 私 人 事 务 ，有 利 于 平 衡 工 作 与 家 庭 的

关系［12］.

出现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的原因：以

往研究将工作连通行为或网络怠工行为作为独

立的前因分别探究它们对员工的影响 . 其隐含的

假设是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了相同的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而未能考虑不同个体间跨域网络使用

行为的整体倾向和类型差异 . 然而，员工的工作

家庭关系并不经常是由单一变量决定的，更多的

时候会有多个变量以特有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

不同的亚群来共同决定的 . 这就意味着，员工的

工作连通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可能会同时出现，

并共同对其工作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 而且对不同

的员工而言，工作连通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的出

现频率和持续时长有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对其工

作家庭关系的作用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别 . 因此，

若能采用一种方法，可以同时考虑两种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且能够明晰不同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的类型，并探究员工不同类型的跨域网络使用行

为对其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应该是更有价值的 .

潜 在 剖 面 分 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

方法能够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考虑两种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的整体作用并能够对员工的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进行类别划分，以分析不同跨域网络使

用行为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差异化影响［13］. 这

种方法最初应用于人格差异化分析，之后被广泛

用于恢复体验、心理资本以及动机等分析中 .

综上，本文依据资源保存理论，采用潜在剖

面分析，在明晰员工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的基

础上，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

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在丰富员工的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和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相关文献的同时，

也为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有利的指导 .

1　理论基础

1. 1　资源保存理论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努力获取、保

持、培育和保护其所珍视的资源的倾向 . 当个体

经历资源损失时，会出现紧张和压力反应，并且

最初的资源损失将会引发资源的进一步损失，消

极影响也更加强烈 . 随着资源损失的螺旋发展，

个体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会被触发，以防止现有

资源的进一步损失；而当个体资源较为丰富时，

个体会进行资源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新资源 . 与此

同时，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其所拥有的资源都

并非独立的、静态的，而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相互

流动、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况且资源总是存

在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环境条件既可以对存在

其中的资源起到培育和滋养作用，也可以发挥限

制和阻碍作用 .

1. 2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影响的

理论推导

顾名思义，“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就是跨越领

域的一种网络使用行为 . 其中，“网络使用行为”

指的是互联网用户在网络环境刺激下所产生的

行为；跨越领域则指的是员工跨越日常所接触的

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 . 基于此，本文将跨域网

络使用行为界定为员工在非工作领域应用网络

处理工作事务或者在工作领域应用网络处理非

工作事务的行为 .

工作家庭关系包含 2 个维度，即工作家庭冲

突与工作家庭增益 . 同时，每个维度又涉及到两

个方向，即工作-家庭冲突或增益和家庭-工作冲

突或增益 . 20 世纪末，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家庭

关系的关注重点 . 工作家庭冲突指员工在工作和

1202



第 8 期 张兰霞等：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家庭领域中的时间、角色、精力以及资源难以同

时满足，从而引发的冲突，包括工作打扰家庭引

起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打扰工作引起的家

庭-工作冲突，这两种冲突高度相关［14］. 伴随着学

者们对积极心理学的关注提升，工作家庭增益逐

步得到关注 . 若员工在工作或家庭某一领域得到

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会增强其在家庭或工作中的

表现，便会产生工作家庭增益，具体包括工作-家

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15］.

工作家庭关系的本质是个体资源跨领域流

动和转移的结果 .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资源

是有限的，个体会努力获取、保持、培育和保护其

所珍视的资源，并且个体资源会在工作领域和家

庭领域之间相互流动和相互影响 . 一方面，当个

体在工作或家庭领域中的资源较少时，会出现紧

张和压力反应，并且这种紧张和压力反应会溢出

到家庭或工作领域，进而影响员工在家庭或工作

领域中的表现 . 因此，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当员工

自身资源较少时，无论是员工在工作领域利用网

络处理家庭事务还是在家庭领域利用网络处理

工作事务，都会进一步消耗员工的时间、精力和

心理等个体资源，影响员工的正常工作和家庭生

活，进而形成工作家庭冲突［16］；另一方面，当个体

在工作或家庭领域中的资源较为丰富时，个体会

进行资源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新资源，并且在资源

投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这种积极情

绪会溢出到家庭或工作领域，进而促进员工在家

庭或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 因此，依据资源保存理

论，当员工自身资源较为丰富时，无论是员工在

工作领域利用网络处理家庭事务还是在家庭领

域利用网络处理工作事务，都会将其视为一种资

源投资并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并将积极情绪溢

出到家庭或工作领域，进而形成工作家庭增益［17］.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与程序

本文应用随机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

调查方法采集数据，最终有来自山东、浙江、辽

宁、黑龙江等地的 14 家企业同意参与调查 . 本次

调查采用委托调研的方式进行，历时 2 周时间，发

送调查问卷 1 000 份，回收调查问卷 793 份，删除

重要内容丢失和故意肆意填写的问卷 51 份后，得

到有效问卷为 74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4.2%，

问 卷 总 数 符 合 潜 在 剖 面 分 析 对 样 本 量（>500

份）的要求［18］. 具体样本分布如表 1 所示 .

2. 2　变量测量

主要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英

文量表通过翻译后回译的方法建立中文量表，采

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进行测量 .

1）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鉴于跨域网络使用行

为由工作连通行为与网络怠工行为两个维度构

成，且分别有成熟的量表，于是，本文将两个量表

合二为一，测量员工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其中，

工作连通行为采用马红宇等［19］改编的包括 3 个题

项的量表，例题为，“在非工作时间（工作日的上

班前、午休时段、下班后；周末、法定节假日等），

表1　员工样本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employee samples 

变量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工作年限/年

婚姻状况

是否有 18 岁以

下子女

是否有老人需

要赡养

平均月收入/元

分类

男

女

≤25

26~35

36~45

46~55

≥56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1

1~3

4~6

7~9

≥10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是

否

是

否

≤5 000

5 001~10 000

10 001~15 000

15 001~20 000

≥20 001

调查数量

367

375

182

350

146

55

9

41

106

524

71

117

156

214

129

126

176

513

41

12

407

335

489

253

158

279

182

84

39

占比/%

49. 46

50. 54

24. 53

47. 17

19. 68

7. 41

1. 21

5. 53

14. 28

70. 62

9. 57

15. 77

21. 02

28. 84

17. 39

16. 98

23. 72

69. 14

5. 52

1. 62

54. 85

45. 15

65. 90

34. 10

21. 29

37. 60

24. 53

11. 32

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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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查看与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的频率（如群消

息、邮件）”等，该量表的信度为 0.762. 网络怠工行

为采用 Lim［20］编制的包括 3 个题项的量表，例题

为，“在工作领域通过网络购买个人物品”等，该

量表的信度为 0.720.

2）工作家庭关系 . 采用 Wayne 等［21］开发的量

表，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家庭-
工作冲突以及家庭-工作增益 4 个维度，每个维度

各 4 个题项，共包括 16 个题项，例题为，“您的工

作减少了您在家庭活动上的投入”等 . 该量表的

信度为 0.839.

3　数据分析

3. 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文的数据为同时点、单一来源，可能

有共同方法偏差 . 为分析共同方法偏差严重与

否，本文先后运用两种方法对其展开检验 . 首先，

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展开

检验 . 结果表明，第一公因子的累积解释总方差

为 25.696%，小于 40%. 其次，运用“控制未测单一

方法潜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展开了再次检

验 . 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观察指标变化如下：

△IFI=0.062，△TLI=0.072，△CFI=0.062，均小于

0.1；△RMSEA=-0.026，小于 0.05，说明本文的共

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

3.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变量的区

分效度，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不难看出，6 因子模

型的拟合情况最为理想，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 .

3.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显示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 2 个维度，即

工作连通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显著相关（r=0.43，

P<0.01）；工作连通行为与 4 种工作家庭关系显

著 相 关 ，具 体 来 说 ，工 作 连 通 行 为 与 WFC（r=

0.32，P<0.01），WFE（r=0.28，P<0.01），FWC（r=

0.16，P<0.01），FWE（r=0.42，P<0.01）均为显著正

相关；网络怠工行为与 4 种工作家庭关系也显著

相关，具体来说，网络怠工行为与 WFC（r=0.24，

P<0.01），WFE（r=0.24，P<0.01），FWC（r=0.28，

P<0.01），FWE（r=0.20，P<0.01）均 为 显 著 正 相

关，初步证明跨域网络使用行为与工作家庭关系

间的联系 .

3. 4　潜在剖面分析

本文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将跨域网络使

用行为的 2 个维度，即工作连通行为与网络怠工

行为作为外显指标，运用 Mplus7.4 软件，将跨域

网络使用行为的类型依次分为 2 类、3 类、4 类、

5 类等，当模型达到最优时，得出剖面数量 . 最优

模型的信息指标，即 AIC，BIC，SSA-BIC 数值比

其他所有模型小；分类指标，即熵（E）的数值比其

他竞争模型大；且似然比检验指标，即 LMR 和

BLRT 需要达到显著（P<0.05）.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 由表 4 可以

看出，5 剖面类别的结果最优，在此模型中，LL 为

-1 669.002，AIC，BIC，SSA-BIC 均 比 其 他 模 型

小，LMR 和 BLRT 均显著（P<0.05），且 E 的数值

比其他竞争模型大，达到 0.819. 但是，通过观察类

别概率可知，5 剖面类别模型中类别 1 占比仅为

3.235%，比 5% 小，不符合 Nagin［22］提出的剖面中

各类别人数占总样本的比例不得小于 5% 的观

点，所以，这一类别不足以代表一类人 . 最终，经

过综合考虑，选择次优的 3 剖面 . 也就是说，跨域

网络使用行为可分为 3 种类型 .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

6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5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4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3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3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2 因子模型（WCBA+ CL，WFC+WFE+FWC+FWE）

1 因子模型（WCBA+CL+WFC+WFE+FWC+FWE）

χ²

608. 932

856. 539

1 774. 328

1 846. 560

1 994. 923

2 053. 705

2 599. 034

df

194

199

203

206

206

208

209

χ²/df

3. 139

4. 304

8. 741

8. 964

9. 684

9. 874

12. 436

SRMR

0. 056

0. 064

0. 104

0. 098

0. 106

0. 101

0. 110

RMSEA

0. 054

0. 067

0. 102

0. 104

0. 108

0. 109

0. 124

CFI

0. 918

0. 869

0. 688

0. 674

0. 644

0. 633

0. 525

TLI

0. 902

0. 848

0. 645

0. 634

0. 601

0. 593

0. 475

注：WCBA表示工作连通行为；CL表示网络怠工行为；WFC表示工作-家庭冲突；WFE表示工作-家庭增益；FWC表示家庭-工作

冲突；FWE表示家庭-工作增益；“+”表示合并为一个因子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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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命名

依据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 2 个维度，即工作

连通行为与网络怠工行为的均值，对 3 种跨域网

络使用行为的类型进行命名，变量均值如图 1 和

表 5 所示 .

从图 1 和表 5 可以看出，类型 1 跨域网络使用

行为的员工占总样本量的 14.151%，其工作连通

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得分为 3 种类型中最低，说

明这些员工相对较少在工作领域利用网络处理

非工作事务，也相对较少在非工作领域利用网络

处理工作事务 . 因此，将这些员工的跨域网络使

用行为命名为回避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类型 2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员工人数最多，占总样本量

的 74.259%，其工作连通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得

分在 3 种类型中属于适中，说明这些员工能够适

度进行跨域网络的使用，命名为适度型跨域网络

使用行为 . 类型 3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员工占总

样本量的 11.59%，其工作连通行为与网络怠工行

为得分为 3 种类型中最高，说明这些员工无论是

在工作领域利用网络处理非工作事务的频率与

时长，还是在非工作领域利用网络处理工作事务

的频率与时长都相对较高，活跃于跨域网络的使

用，因此，命名为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3. 6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部分人口统计变量

特征

以性别、婚姻状况、有无 18 岁以下子女以及

有无老人需要赡养为自变量，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类型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 . 从表 6 中可见，

3 种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在性别、婚姻状况、

有无 18 岁以下子女以及有无老人需要赡养等人

口统计学变量特征上的差异均显著（P<0.05）. 具

体来说，男性、已婚、有 18 岁以下子女和有老人

表3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N=742）
Table 3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variables (N=742) 

变量

1 性别

2 年龄

3 学历

4 工作年限

5 婚姻状况

6有18岁以下子女

7 有老人要赡养

8 月平均收入

9 WCBA

10 CL

11 WFC

12 WFE

13 FWC

14 FWE

均值

标准差

1

1

-0. 16**

0. 04

-0. 22**

-0. 10**

0. 16**

0. 10**

-0. 25**

-0. 08*

-0. 09*

-0. 04

-0. 10**

-0. 08*

-0. 09*

1. 51

0. 5

2

1

-0. 15**

0. 64**

0. 50**

-0. 27**

-0. 12**

0. 26**

-0. 03

0. 06

-0. 01

0. 14**

0. 07*

0. 00

2. 14

0. 91

3

1

-0. 10**

-0. 08*

-0. 04

-0. 03

0. 17**

0. 20**

0. 09*

0. 07

0. 07

0. 04

0. 11**

2. 84

0. 66

4

1

0. 43**

-0. 45**

-0. 26**

0. 36**

0. 12**

0. 18**

0. 00

0. 16**

0. 05

0. 17**

2. 99

1. 30

5

1

-0. 34**

-0. 18**

0. 35**

-0. 05

0. 09*

0. 02

0. 16**

0. 09*

-0. 01

1. 85

0. 58

6

1

0. 50*

-0. 37**

-0. 18**

-0. 19**

-0. 05

-0. 19**

-0. 07

-0. 18**

1. 45

0. 50

7

1

-0. 19**

-0. 16**

-0. 13**

-0. 09*

-0. 11*

-0. 07

-0. 16**

1. 34

0. 47

8

1

0. 14**

0. 27**

0. 10**

0. 28**

0. 17**

0. 13**

2. 42

0. 10

9

1

0. 43**

0. 32**

0. 28**

0. 16**

0. 42**

3. 16

0. 81

10

1

0. 24**

0. 24**

0. 28**

0. 20**

2. 84

0. 79

11

1

0. 30**

0. 57**

0. 26**

3. 33

0. 73

12

1

0. 33**

0. 47**

3. 41

0. 68

13

1

0. 16**

3. 18

0. 79

14

1

3. 76

0. 68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性别（Ⅰ表示男性，Ⅱ表示女性）；年龄（Ⅰ表示 25岁及以下，Ⅱ表示 26~35岁，

Ⅲ表示 36~45岁，Ⅳ表示 46~55岁，Ⅴ表示 56岁及以上）；学历（Ⅰ表示高中及以下，Ⅱ表示大专，Ⅲ表示本科，Ⅳ表示硕士及以上）；工作

年限（Ⅰ表示1年以下，Ⅱ表示1~3年，Ⅲ表示4~6年，Ⅳ表示7~9年，Ⅴ表示10年及以上）；婚姻状况（Ⅰ表示未婚，Ⅱ表示已婚，Ⅲ表示离

异，Ⅳ表示丧偶）；有18岁以下子女（Ⅰ表示“是”，Ⅱ表示“否”）；有老人需要赡养（Ⅰ表示“是”，Ⅱ表示“否”）；平均月收入（Ⅰ表示5 000元

及以下，Ⅱ表示5 001~10 000元，Ⅲ表示10 001~15 000元，Ⅳ表示15 001~20 000元，Ⅴ表示20 001元及以上）.

表4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剖面类别

2

3

4

5

LL

-1 720. 603

-1 695. 489

-1 687. 798

-1 669. 002

AIC

3 455. 206

3 410. 977

3 401. 597

3 370. 003

BIC

3 487. 471

3 457. 071

3 461. 518

3 443. 753

SSA-BIC

3 465. 244

3 425. 317

3 420. 239

3 392. 947

E

0. 438

0. 659

0. 684

0. 819

LMR

0. 027 2

0. 021 9

0. 237 5

0. 000 2

BLRT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类别概率/%

44. 474；55. 526

74. 259；14. 151；1. 590

61. 321；7. 008；3. 504；28. 167

3. 235；44. 070；30. 863；15. 903；5.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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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赡养的员工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更多为活

跃型 .

3. 7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本文运用 Mplus7.4 软件中的 DCON 语法，分

析跨域网络使用行为不同类型对工作家庭关系

的影响，结果如表 7 所示 . 从表 7 中能够看出，跨

域网络使用行为各类型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具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

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水平最高，适度型跨域

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水平次之 .

同时，由表 7 可知，与工作家庭冲突相比较，员工

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更

大，这符合资源保存理论的原则三［19］.

4　结  语

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运用潜在剖面分析

方法，将工作连通行为和网络怠工行为作为跨

域网络使用行为的 2 个维度，根据员工在 2 个维

度上的不同分数占比，划分出回避型、适度型以

及活跃型 3 种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进一步

地，分析并揭示了员工不同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类型的人口统计变量特征以及对工作家庭关系

表5　3种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维度得分均值(N=742)
Table 5　Dimension score means of three types of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N=742) 

变量

WCBA

CL

类型 1

（N=105）

2. 010

2. 160

类型 2

（N=551）

3. 218

2. 806

类型 3

(N=86)

4. 116

3. 741

图1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LPA分类结果

Fig.  1　LPA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表7　3种分类结果在各变量上的均值以及多重比较结果
Table 7　Mean values of the thre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each variable and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comparisons 

变量

WFC

WFE

FWC

FWE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回避型

2. 653c

2. 977c

2. 597c

3. 156c

适度型

3. 283b

3. 359b

3. 132b

3. 781b

活跃型

3. 785a

3. 961a

3. 542a

4. 287a

注：用字母标记法代表多重比较结果，比较的平均数中，如果有一个标记字母相同，说明差异不显著；如果标记字母不同，说明差异显著 .

表6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部分人口统计变量频率分布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6　Chi⁃square test results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cross⁃domain network use behavior 

变量

性别

婚姻状况

是否有 18 岁以下子女

是否有老人需要赡养

分类

男

女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是

否

是

否

调查数量/人

367

375

176

513

41

12

407

335

489

253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所占比例/%

回避型

41. 905

58. 095

35. 238

52. 381

10. 476

1. 905

38. 095

61. 905

47. 619

52. 381

适度型

49. 183

50. 817

22. 142

70. 780

5. 263

1. 815

54. 991

45. 009

67. 151

32. 849

活跃型

60. 465

39. 535

19. 767

79. 070

1. 163

0. 000

74. 419

25. 581

80. 233

19. 767

χ²

6. 581

21. 990

25. 205

23. 861

P 值

0. 037

0. 001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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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结果显示，3 种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

在性别、婚姻状况、有无 18 岁以下子女以及有无

老人需要赡养等方面的差异均显著（P<0.05），

且已婚、有 18 岁以下子女和有老人需要赡养的

男性员工更多表现出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

同时，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员工的工作

家庭关系水平最高，适度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的员工次之 . 本文还证明了跨域网络使用行为

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明显高于对工作家庭冲

突的影响 .

本文提出并界定了“跨域网络使用行为”这

一构念，明晰了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存在的不同剖

面类型，丰富了工作家庭关系的前因研究，由此

得到如下管理启示：1） 组织可根据员工的人口统

计学信息判断其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类型，进而实

现人岗匹配 . ①已婚、有 18 岁以下子女、且有老

人需要赡养的男性员工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多

数为活跃型，可将其设置在需要高频工作连通行

为的岗位上；②未婚、离异或丧偶、无 18 岁以下子

女且无老人需要赡养的女性员工的跨域网络使

用行为类型多数为回避型，可将其设置在非工作

时间无需工作连通的传统岗位上 . 2） 组织应对

员工实施差异化管理 . ①组织可制定基础行政规

范，控制活跃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员工在工作中

的网络怠工行为，如限制员工于工作时间利用互

联网处理非工作事务的时长与频率，对违反者加

以处罚； ②组织应正确引导员工的跨域网络使用

行为，让回避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员工意识到适

度跨域网络使用的优点，进而鼓励这部分员工

进行适度的跨域网络使用行为以提高工作绩效 . 

3） 组织在招聘员工时，可通过心理测评了解员工

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类型 .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

果，适度型跨域网络使用行为的员工为企业招聘

的最优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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